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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 黄星民 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、博导，常务副院长 好友点评
初见许椿，我记忆特别深。1984 年我赴京参加
社科院新闻所助教进修班，比其他同学到的略迟。当
我从金台西路拐进小巷，迎面走来三四位小汉。见我
打听学习班所在地人民日报社九号楼，顿时热情起
来，原来是同学。其中，就有班长许椿。当年，他体
形的吨位比现在略小，嗓音和现在一样低沉和缓。眼
前的这位憨厚的小汉，我心想三十年后肯定是憨厚
的老汉。
很快，我发现他除了憨厚，还有点狡黠。他的憨
厚，体现在对大家大哥式呵护。尽管我的年纪比他大，
还是常常从他这位班长身上感受到“领导的温暖”。他
关心我时每每以“老黄”称呼开始。你说，“小汉”关
心起“老黄”，是不是憨厚的十分可爱？而他的狡黠，
体现在恋爱军师角色上。我们十位男生挤在九号楼三
楼拐角处的大房间，旁边就是女生宿舍，这布局当然
会很有故事的。那时候，许椿充当军师，帮衬小戴、小
金，在筹谋中时时透露出点狡黠。小戴后来携得美人
归，许椿功不可没。
毕业后各走南北，一时联系不多。可不久，他就
以“许爷”名份回到我的生活中。没有成了我想象中
的“老汉”，而是当上了“爷”，这其中自有道理。这
故事多的是，到网上找找“许爷语录”就知道了。看
“许爷语录”时，不笑我赔你，笑之后能肃然起敬者，
当是我辈同类人。他不仅仅依然憨厚，狡黠，还挺清
狂，挺幽默，更有一份对学生的赤裸裸坦荡荡的真诚。
我很愿意跟着学生一起，叫他“许爷”。□
人以群分，比如对于磁铁来讲，钉子、铁丝、螺帽、铁
屑之类才有吸力，对木头、石头、棉絮之类是不会产生
作用的。做朋友又非常容易，只要能说到一块，又谁也
不图对方什么，谁也很想能帮对方点什么。在广告圈里
能有许椿这样的朋友的确是种幸运。真诚、清淡、简单、
轻松、善良、可靠、认真、率直、可爱、诚恳、傻乎乎，
离久了还想念，便觉得这友谊可地久天长地快乐着。□
在欢送又一届毕业生的时候，许
椿和他的同事们给学生献上一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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